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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目前挖掘的墓葬来看， 甘肃天水地区宋金时期墓葬在古代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观

赏语汇和思维方式， 其墓室所装饰的图像以意象的方式把墓室分别形成多层的象征空间， 而人们所设

想的观赏主体———灵魂， 对墓中图像的观赏方式也与中国人对待艺术空间的观赏方式一致， 游观这种

中国古代观赏艺术方式被运用到墓葬多层空间的建构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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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甘肃天水地区宋金时期

墓葬美术研究的学术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从中国墓葬的历史来看， 宋元时期是继秦汉、 隋唐之后装饰豪华墓室的第三个历史

时期， 也是中国古代墓葬装饰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 自元以后， “随着宋儒对丧礼的重

新规定在明清时期被经典化， 他们对 ‘薄葬’ 的倡导逐渐影响了一般的礼仪习俗和社

会心理”①， 这使对墓葬的装饰成为过去的记忆。 宋金元时期墓葬及墓葬美术， 为墓主

人设计的来世家园和为实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段和图像， 亦成为考察这

一时期一般民众文化心理的重要物质材料。
天水地区位于甘肃东南部， 横跨长江、 黄河两大流域， 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２０ 世纪以来， 天水陆续出土了多处宋金时期墓葬， 分布于市区和各个县区。 这些墓葬

形制主要为仿木构砖雕墓， 也有少部分券顶型， 其中以天水秦州区王家新窑、 师家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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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麦积区伯阳南集宋墓、 清水县的苏山墓、 箭峡墓、 董湾墓、 贾湾墓， 张家川县镇南

川宋墓， 武山县洛门旱坪金墓保存较为完整。 在天水地区发现的这些宋金墓葬中， “尤
其是清水县发现的几座宋金壁画墓， 画面色彩浓艳， 墓内仿木结构建筑复杂， 被学术界

所重视， 研究成果较多”①。 这些墓葬自发掘出土以来， 有部分宋金墓葬公布了发掘简

报， 从事历史学和墓葬美术研究的专家对其进行了学术探讨， 这些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

方面： 第一是对墓葬中 “孝行图” 的研究。 天水地区宋金时期墓葬中， 大多数墓葬都

有 “孝行图” 出现， 对 “孝行” 人物的选择不尽一致， 技法有画像、 有砖雕、 有模印

等形式， 激发了学者对其各个方面的学术研究。 如陈履生、 陆志宏对清水宋金墓葬画像

砖中的孝行题材和技法做了详细论述， 认为孝子图大量出现体现了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

兴盛。② 魏文斌等学者对清水宋金墓中 “孝行图” 中孝行人物选择的地域特点做了论

述， 并论证了清水墓葬中孝行人物与敦煌遗书 《孝子传》 的关系， 指出敦煌的佛教徒

以孝子宣扬儒家观念， “充分表现了当时儒释互相交流和融合的现象”③。 吴少明等则侧

重探究孝行图在宋金时期成为墓葬饰主体的五个原因。④ 这些学术探讨对研究宋金墓葬

做了有益的尝试。 第二是对墓葬中彩绘砖雕艺术进行学术探究。 天水地区宋金墓自出土

以来， 学术界最为关注的是墓室各类题材画像砖雕。 如庞耀先对天水市王家新窑宋墓墓

室四壁画像进行了释读， 周祖昌对天水南集宋墓的墓室乐伎画像砖图像进行了研究， 李

雪峰对张川南川宋墓的墓室形制、 模印画像砖及保存文物进行了论述。⑤ 另外， 郭永利

在其最新出版的书中对天水地区墓葬 （除清水外） 中画像砖进行详细说明。⑥ 这些研究

为天水地区宋金墓葬画像及画像砖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通过以上学术回顾可以看出， 天水地区出土的宋金时期的墓葬研究， 主要集中在墓

室孝行图像、 妇人启门等画像砖的历史意义与美术价值方面， 对于墓室图像观看问题的

研究则成果较少， 尚有较大拓展空间。 事实上， 一座墓葬是整体性的存在， 墓葬中各个

图像与建筑、 陈设， 都要在整体的设计意图下探讨它的意义。 画像砖雕在墓室空间中的

方位布置及假门窗、 门楼等元素与当时人们想象之间的关联性研究， 应该是研究墓葬美

术不可或缺的方面。 笔者在宋金墓的研究中， 重视从墓葬整体的设计意图去解释墓葬图

像的象征意义， 探讨墓室设计与画像砖雕的象征性关联间所表现的多层空间， “在人们

对死后安宁和永恒幸福的渴求下， 墓葬的设计者通过墓室结构和彩绘砖雕等 ‘丧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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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汇把墓室多个相对独立又相互重叠的空间”①， 提出这些空间分别是宇宙空间、 仙界、
阴宅、 祭堂、 丧葬礼仪空间， 并指出这些象征性空间的共时性多层存在的特征。

以上所说正是本文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前提， 墓葬空间是由多层象征性空间组织的复

合体， 那么， 墓室精美的图像以及由图像构成的多层象征空间的观者是谁？ 如何观看？

图 １　 天水市王家新窑宋代砖雕墓墓室南壁上层

（采自庞耀先 《甘肃省天水市王家新窑宋代砖雕墓》）

　 　 从墓葬的终极意义来讲， 墓

室的观者只能是死者的灵魂， 这

点我们可以从墓室画像上体会到。
墓室往往以象征性的图像表现对

死者灵魂 “在场” 的设定， 如天

水王家新窑宋代砖雕墓中， 其南

壁中间部分 “内雕墓主人没有出

场的开芳宴图的 ‘一桌二椅’ 的

图像”②， 并没有对墓主人进行描

绘， 但这种 “一桌二椅” 的摆

设， 恰好与北壁的散乐画像形成

一个宴饮场面， 谁在欣赏四个女

子的奏乐呢？ 当然是墓主人的灵魂， 巧妙的证明了灵魂的 “在场” （图 １）。 这种证明

灵魂的 “在场” 的方式在天水宋金墓中有不同的方式， 如清水县贾湾墓中的沏茶供果

和多种奏乐图像， 清水县白沙乡箭峡墓中的洗漱用具图， 天水麦积区南集宋墓中的奏乐

画像以及较多的 “启门图” 中能明确感受到。 墓室中以日常生活图形为主的椅子、 桌

子脸盆、 木衣架等， 都是形成对灵魂在场的想象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墓葬设定的观者是

灵魂， 那这个观看主体对墓葬空间是如何观看的呢？

二、 天水宋金时期墓葬空间营造与

中国古代艺术空间的一致性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墓葬空间营造的方法， 才能找到切入点。 我们这

里讨论的前提是： 从空间这个概念来看， 艺术表现空间和墓葬空间， 是两个性质不同的

空间， 但在墓葬历史的发展中， 墓葬空间往往是以艺术的手段来营造的。 那中国古代艺

术中是如何营造艺术空间的呢？
（一） 中国古代艺术空间的营造

１５１甘肃天水地区宋金时期墓葬空间的观看方式探究

①

②

张玉平 《造境与幻像———甘肃清水宋 （金） 时期仿木构墓葬空间的多层象征意义探析》， 《天水师范学院

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２７ 页。
庞耀先 《甘肃省天水市王家新窑宋代砖雕墓》， 《考古》 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１ 期， 第 ４４ 页。



图 ２　 北宋巨然雪景图绢

本水墨（采自班宗华《行到

水穷处———班宗华画史集》

　 　 艺术手段是指艺术家在艺术创造过程中为塑造艺术形

象、 表现审美情感时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手段； 在艺

术实践中， 较为常见的艺术手法有叙述、 描写、 比喻、 夸

张、 象征、 变形、 暗示、 双关等； 艺术手法与表现内容有

着密切的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 其终极目的在于使艺术作

品的内容得到充分、 完美的表现。 以中国古代绘画来看

（图 ２）， 中国古代绘画是在二度空间上运用物象的重叠、
大小、 虚实等变化， 来营造一种主客观融合的意象空间，
有别于西方以焦点透视法来追求、 模拟真实的表现方法。
这种意象的空间， 同时在一个立足点将观察到的不同视点

即平视、 俯视和仰视的景物表现在同一画面中， 是一种综

合的取景法则， 我们称之为称为复合空间的表现法。 中国

古典艺术中的空间不是我们现在所接受的科学透视空间，
“而是中国人精神升华的心理需要与审美需要， 是一种意

象空间， 审美空间与诗化空间”①。 中国古典山水画最能代

表中国古典艺术的特点， 其在历史的发展中， 观物取象的

方式有其特殊性， 采取俯仰往还、 远近取与的观物取象的

方法， 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表现与艺术感受， 弥合了现代

透视法中主客二分所造成的裂痕， 既是一种观物取象方式， 又是一种生命体验的方式。
不只是山水画， 在同一画面表现多种空间的艺术手法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比比皆是， 如

《洛神赋图》 《韩熙载夜宴图》 等， 都是在同一画面表现不同时间、 不同空间的典型

代表。
（二） 天水地区宋金时期墓葬墓室空间营造

墓葬是怎样以艺术手段营造与中国古代绘画一样的象征空间的呢？ 从根本上来讲，
墓葬是对死后世界多种愿望的设想。 对于一般阶层来讲， 要以现实的方法营造一个理想

的墓室， 从地位、 财力、 物力来看显然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常常以艺术手段来实现这

种缺憾，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在墓室的营造中， 相互缺乏逻辑性的图像在为逝者服务这一

中心的的引导下， 通过艺术手段把墓室转化为多层空间。 诚如巫鸿先生所言， “仅仅是

通过艺术手段就可以把一座墓葬变成灵魂复生和幻想的仙境， 艺术因此成为升仙的证

据”②。 古人心目中墓室的多层空间的象征性存在， 是通过艺术手段来实现的， 尽管墓

葬本身并非是艺术品， 但艺术手段却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必然途径， 这一点可以在古代墓

葬史上得到明证。 墓室中由多种图像象征形成的墓主人心中的多层空间， 其本质亦是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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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清水县董湾墓墓室东壁

（作者拍摄）

术空间， 是一个以艺术手段构建的非物理空间， 它不

是对自然物象空间的模仿， 而是 “欣赏主体” （假设

的逝者灵魂） 多种美好愿望在单一空间中的多层投

射， 是一个意象空间。 在一定程度上， 古代墓葬 “可
以被理解为人们在生死这个最大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

哲学命题下， 以物质的材料造型的手法， 视觉的语

言， 结合者相关仪式所构建的诗化的 ‘死后世界’，
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功能性和终极价值的整体性

艺术作品”①。 从中国墓葬美术发展来看， 尽管墓葬

所表现的是人去世后的世界， 也就是古人称为的 “黄
泉”， 但在这个世界的营造和装饰中， “这些黑暗中的

壁画和雕塑从来不表现阴间和地狱， 它们的主题总是

光明的和幸福的， 创造这些艺术形式的目的是希望征

服死亡， 而非表现死亡”②。 故墓葬装饰中所选择的

内容与这些主题是相契合的 （图 ３）。 基于中国古代

墓葬美术表现这一主题， 墓葬的本质是借用艺术手段表现的是一个 “死而不亡” 的另

类时空， 且是在生前十分向往的超验时空。 在这里， 艺术手段成为延续生命的一种形

式， 使有限的生命在观念和意义上变得永恒， 使死亡成为另一种生命方式的开端， 在这

些光明和幸福的主题下， 艺术手段是实现这一主题的唯一手段。

图 ４　 清水县苏山墓墓顶

（作者拍摄）

　 　 从墓葬空间是一个意义多元的象

征空间出发， 我们认为墓葬空间虽然

属于客观的建筑空间， 但仅仅以单一

的建筑空间显然不能说明墓葬空间的

全部意义。 由于墓葬主题追求的多元

化， 这一空间是通过墓室中多种图像，
应用虚实、 象征、 联想等多种艺术手

法， 把墓室内部空间想象成多层重叠

的意象空间。 从天水地区宋金时期墓

葬来看， 其墓室形制的营造基本上为

“仿木构” 砖室墓， 顶部为砖叠砌正

八面穹窿顶， 人们称之为砖叠苍穹 （图 ４）， 于对应的四边形墓室底部形成 “天圆地

方” 的宇宙象征。 墓室在东、 西、 北三壁中部做出仿木构门楼的样式， 每壁以假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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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５　 清水县苏山墓西壁

　 　 　 （作者拍摄）

为中心布置其他各类画像砖， 下部为须弥座式台基。
在这样的墓室布局中， 东、 西、 北三壁中部做出的仿

木构门楼， 其功能是 “借助于把一个把砖墓转化为木

结构的视觉呈现”①， 象征着墓室是由一组庞大的建筑

群组成的 “幸福家园” （图 ５）， 以视觉幻象的形式来

呈现门楼后并不存在的三维建筑形式， 以艺术的手段

暗示了假门、 假窗后意象空间的存在。 如天水王家新

窑宋代墓， “四壁建筑都是由须弥基座和上、 下两层

仿木结构的阁楼式建筑共三部分组成， 即墓壁最下部

为须弥基座， 基座之上有上、 下两层仿木构的楼阁式

建筑。 其中下层建筑主体为版门、 格子扇， 以及妇人

启门图等， 上层建筑主要表现墓主人开芳宴、 散乐图

和妇人启门等砖雕题材， 以及歇山顶仿木结构建筑

等”② （图 ６）。 天水秦州区师家湾金墓、 天水麦积区

南集宋墓、 张川南川宋墓、 清水宋金墓其墓室构造基

本相似。 同时， 天水地区各地的墓室中， 往往以东、 西、 北三壁中上部的飞天、 莲花、

　 　 图 ６　 天水市王家新窑宋代砖雕墓东壁

（采自庞耀先《甘肃省天水市王家新窑宋代砖雕墓》）

吉羊、 云鹤、 丹凤、 天马、 瑞鹿则

象征性的表现了仙界的存在， 以多

种宗教的象征物表明墓主人的多种

愿望， 如佛教的莲花、 道教的云鹤、
孝行图表现的孝悌之至， 借用这些

象征物把三教融合与丧葬文化的特

点表现的十分清楚。 墓室墓壁上装

饰的僧人、 道士奏乐和沏茶、 供果、
哭丧图等画像， 在墓室象征性地表

现出祭堂； 至于训读、 推磨、 舂米

等现实生活场面的图像布置， 都是

为了显示墓室另类世界的 “真实

性”。 墓室中这些象征性的意象空间是在象征这种艺术手段的指引下完成的， “有了象

征， 各种各样的现象可以通过少量象征表达传递， 而过去的、 未来的、 真是的、 虚幻

的、 遥远的、 附近的事物和现象， 情感和意志， 就会在同一时空中呈现”③。 因此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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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墓室这种多层重叠的意象空间的表现方式与中国古代艺术表现空间的方式基本相

同， 如中国古典戏曲的舞台空间就是一个虚拟空间， 演员利用有限的时空凭演唱和动作

反应广阔的世界， 如一根船桨意味着行舟， 一根马鞭意味着策马奔腾； 中国古典绘画艺

术中的空间也是如此， 在画面空间的营造上灵活自由， 冲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 全景

式、 分段式、 分层式的画面空间构建方式， “全幅画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是大自然的全面

节奏与和谐， 画家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视的焦点， 而是流动着飘瞥上下

四方， 一目千里， 把握全境的阴阳开阖， 高下起伏的阴阳节奏”①。 因此， 墓葬空间的

多种意义， 是以图像象征的艺术手段来完成的， 墓葬空间就是一个综合的艺术空间。

三、 游观————墓葬空间的观赏方式

　 　 在将墓葬整体视为 “艺术作品” 这一前提下， 其设想的墓葬中的观赏主体———灵

魂对墓图像的 “观赏” 是如何进行的呢？ 尽管这个观赏主体是人们设想出来的， 但是

在设想这种观赏主体时， 人们是以真诚的态度去设想的， 因为在古人看来， “尸体象征

的是死亡， 但是在造墓者的想象中， 死者的灵魂仍具有活力和感知能力， 居住于为他所

图 ７　 秦州区师家湾金代壁画墓 Ｍ３ 墓室

（采自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ｉａｎｓｈｕｉ ｃｏｍ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建构的图绘宇宙之中”②。 人们相信

人去世之后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 所

以才煞费苦心地去以多种图像营造墓

主人及整个社会意识观念中的地下幸

福家园。 这个家园的构建既是建筑空

间， 又是以艺术的方式构建的亦真亦

幻的意象空间 （图 ７）。 对于这个多

层重叠又意义独立的意象空间， 我们

要追问的是， 古人如何在多种图像的

感知中得到审美体验的呢？ 前文已

论， 古代墓葬空间与艺术空间在艺术

手法营造上具有相似性， 故推测墓室之中的观赏主体对墓室的审美体验与中国古人观赏

艺术空间的方式别无二致。 墓葬空间也是意象空间、 审美空间、 诗化空间， 从墓葬装饰

看， 古人应是以审美的眼光来布置、 装饰并欣赏墓葬的。
既然墓葬空间与中国古代艺术营造方式相同， 其欣赏方式也必然有相似之处。 古人

通常是以意象的文化观念来看待社会生活的。 “意象” 一词最早出现在 《周易·系辞》

中， 有观物取象、 立象以尽意之说。 《周易》 之象是卦象， 阳爻和阴爻两种组合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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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符号组合成六十四卦， 原本是用来记录天地万物及其变化规律的， 后来发展到历

史、 哲学范畴， 成为一种文化观念。 在艺术领域， 所谓意象就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

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简单地说意象就是寓 “意” 之 “象”， 就是

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 是中国古代艺术重要的观物取象的方式。 在世界艺术发展

史上， 中国艺术以独特的思维方式， 形成了独特的自理论体系， 其中最能体现其艺术特质

的， 即是中国艺术的意象思维和意象造型。 在中国艺术哲学理解下， 宇宙是无极无象的，
人们很难用感观去把握其规律； 人存在于天地之中， 天地亦存在于人的主体意念之中， 宇

宙的运动是与人的生命运动具有异质同构性， 人只有在心灵的静观中才可领悟宇宙的本

源； 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识统摄下， 中国古代发展出依靠内心的感悟来把握主客观世界的

思维方法， 使中国艺术在艺术思维方面侧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表现。 在这种思维中， 自然

对艺术家来说， 其存在不是作为客观对象来认识的， 而是艺术家主管意念的现实显现； 艺

术家主体关照与自然客体客观属性的联系， 其意旨不在反映其感观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而

是表现为心灵对外部世界的观照。 故在中国艺术表现中， 艺术形象并非人的视觉对外部世

界感知的物体表象， 而是在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前提下， 被以艺术观念重组的结果。 视觉观

察到的物体表象从来不是中国艺术表现的选择， 只有被艺术家主观意念改造、 加工的视觉

形象才能在艺术表现中存在， 在这种艺术表现中， 世界是根据自己的意念来构建的。 明清

之际的美学家廖燕认为： “万物在天地中， 天地在我意中， 即以意为造物， 收烟云、 丘

壑、 楼台人物于一卷内， 皆以一意为之而有余”①。 这种表述既是古代艺术叙述方式，
也是观赏方式。 基于意象观念下的中国古代艺术观赏方式及艺术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这

就需要 “画者当以此意造， 而鉴者此意穷之， 此之谓不失其本意”②， 也就是说中国古

代艺术观赏和审美感受要建立在中国古代艺术创造观念和审美价值的基础上。 由于以意

象构成的中国古代艺术中所表现的空间， 是主观与客观情景交融中的非真实空间， 是一

种动态空间， 因此中国古代艺术审美观照方式是一种 “游观”， 是以游动的视角来对审

美对象进行观照。 这种审美观照成为一种中国特有的审美方式而影响深远， 后来成为绘

画、 诗词、 建筑等中国艺术的一个基本审美法则。 在中国文化中， 仰观俯察、 远近游目

是共有的审美视线， 如俯仰自得， 游心太玄， 仰视乔木杪， 俯听大壑淙， 仰视碧天际，
俯瞰绿水滨等等不胜枚举。 宗白华说： “这种俯仰往还， 远近取与， 是中国哲人的观照

法， 也是诗人的观照法， 而这种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 构成了我们诗画的空间

的特质。”③ 唯有持仰观俯察、 远望近察的 “游观” 方式， 体悟把握天地之道， 才能创

作出模拟天地万物生命活动的 “卦象”， 创作出表现宇宙精神的艺术作品。
“游观” 这种中国古典艺术空间生成与观赏的方式也是墓葬艺术作品的 “观赏”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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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这种中国古典艺术的观赏方式， 应该是古人所设想的灵魂对墓葬多层空间观赏及体

验方式。 人们所设想的灵魂对墓室图像所表现的多层空间的 “欣赏”， 便是游离于多层

空间中， 这与中国古典艺术特别是绘画艺术的艺术表现、 欣赏方式不谋而合。 游观是一

种艺术的生活和生活的艺术， 这种审美生活方式必然影响到所有领域。 墓葬空间的设计

图 ８　 秦州区师家湾金代墓瑞鹿衔草

（采自每日甘肃网－兰州晨报，２０１３－０３－２７）

也不例外， 我们多次强调， 在中国古代墓葬

营造中， 利用艺术手段构建墓主人心中的多

种理想世界， 墓室中精美的图像所表现的多

层空间， 一般是按照死后世界设想成若干界

域的组合， 但 “我们很难判断死者到底居住

在哪一个界域中”①。 墓葬空间所能表现的区

域， 都是墓主人理想中的去处。 以砖叠的苍

穹和方形墓室所示的微缩宇宙， 多种瑞兽和

宗教的象征物显示的仙界， 这些以图像象征

的多个空间虽然同处一室， 但它在造墓者、
墓主人及当时社会大众的观念中是独立的存

在， 这种空间并不追求整体空间的统一性，
“主要所追求的是使图像本身在最大程度上

成为自身信息的载体”②。 多层空间的存在， 为墓主人升仙、 宴饮、 享乐提供了多种观

念上的可能性， 墓主人的灵魂神游于其中， 在各种象征图像构成的仙境中得到幸福

（图 ８）， 同时， 以仿门楼、 假门假窗构成的 “规模宏大” 的 “地下家宅”， 在很大程度

图 ９　 清水县苏山墓墓室一角（采自南宝生《绚丽的

地下艺术宝库—清水宋金砖雕彩绘墓》）

上满足了人们对于高堂华屋的的

追求。 在这种视觉幻象表现的豪

宅中， 人们设想墓主人的灵魂自

由出入这种以图像暗示的建筑群

中。 那些暗示的并不存在的空

间， 在图像的引导下在视觉上呈

现出 “真实的” 三维存在， 从

而引导人们在观念中将这个并不

存在的空间变为观念上的真实。
对于这个仅仅以图像表现且并不

存在的空间， 便是典型的的艺术

空间了 （图 ９）。 此外， 通过鲜花、 供祭饮食的图像把墓室所表示的祭堂， 座椅、 眼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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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等家具都表示了灵魂的多层 “在场”， 这种表现方式与中国古人多视点、 流动性对待艺

术空间的审美视觉何其相似。 古典山水画咫尺千里， 因心造境， 表现的山水空间是一个艺

术化的多次空间而不是物理空间， 在这种空间中， 时空的交流与互渗导致画面空间高度虚

化， 表现出一种缥缈冲淡的美学品格， 高度虚化和缥缈冲淡的审美感受， 正是游观所得到

的。 同时， 神游物外也是中国古人审美关照重要方式， 这一点在古代画论中论述较多。 明

代何良俊在 《四友斋画论》 中说： “图之缣素， 则其山水之幽深， 烟云之吞吐， 一举目皆

在， 而得以神游其间， 顾不胜于文章万万耶？”① 明代画家李晔在 《紫桃轩杂缀》 里说：
“凡画有三次， 一曰身之所容， 二曰目之所瞩， 三曰意之所游”②。 游观既是古代画家基

本的观照方式， 也是古代画家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 这种观照方式必然也会影响到人生

的其他领域， 并且 “在中国文化中， 艺术与人生在本质上不可分割， 艺术境界体现人生

境界”③。 墓葬运用艺术手段表达的多层空间， 恰好是一种意象空间、 审美空间及诗意空

间， 这个空间为人们所设想的逝去的 “灵魂” 提供了多种彼岸世界的 “幸福生活”， 而这

“灵魂” 的观照， 说白了正好是此岸人们的 “视角”， 故灵魂以游观的方式欣赏墓室中图

像所表现的多层空间是与中国古代生活诗意化、 艺术化的审美观照和审美价值相关的。

四、 结语

游观， 既是中国古典艺术观物取象方式及艺术表现方式， 同时是中国古典艺术审美

感受方式， 这种方式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感知方式和美学价值相联系， 必然渗透到社会生

活的多个方面。 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中， 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体验天道， 艺术作品只是体

验天道的的手段， 艺术创作主体、 艺术作品与所体验的天道是融为一体的。 艺术与人生

本质上不可分， 而是紧密的融会在一起。 墓葬可以视为人们在生与死这个最大的最具有

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下的一种回答方式， 世界上不同类型文化都有建造墓葬的历史， 但

墓葬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集各种艺术类型于一体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

式， 并且是在与中国古代其它艺术类型的互动中不断发展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墓葬

就是中国古人以各种艺术手段对于人去世之后世界的设想和艺术想象。 中国古代墓葬中

从不表现死亡， 墓葬中的艺术图像以各种形式表现死者生命的继续存在， 使无形的灵魂

通过艺术手法变得有形， 且有感知， 所以墓葬中运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艺术手法来构建那

些有关联但无逻辑关系的精美图像及其空间关系的。 游观这种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感受

方式应该也是人们对墓葬空间的观看方式， 墓主人的灵魂自由游观于由图像象征的各层

世界中， 满足了人们对另一世界的美好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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